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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非常嫌疑犯》是一部经典的悬疑影片，导演利用不可靠的叙事手法，加以台词和情节上的诱导，完成

了一出惊艳的反转。在片中有两个典型的人物：基顿和话痨。一个是心狠手辣，身手矫健的前警察，一

个是瘸腿且性格懦弱的普通小混混，在结尾却展现了它们截然不同的身份。凯撒·苏尔这位江洋大盗，

是如何利用人性弱点从经验老道的警察手下逃脱的？本文将从不可靠叙述角度出发，分析影片中设置的

种种“陷阱”，以期为实际创作提供更多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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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Usual Suspects is a classic suspense film. The director uses unreliable narrative techniques to 
induce lines and plots to complete an amazing reversal. There are two typical characters in the 
film: Keaton and the chatterbox. One is a tough, athletic ex-cop, and the other is a lame, cowardly 
punk, but the end reveals their very different identities. How did Cesar Sohl, an international ban-
dit, use human weakness to escape from an experienced cop? This paper will analyze various 
“traps” set in the fil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nreliable narration, in order to provide more expe-
rience for practical cre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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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不可靠叙述”概念的界定 

“不可靠叙述”这一概念是由韦恩·布思率先提出的，他指出“当叙述者为作品的规范(亦即隐含作

者的思想规范)代言或是在行动上与之保持一致，我将其称为可靠的，反之，则称为不可靠的”。依据这

一描述，叙述者是否与隐含作者思想规范保持一致，是判断叙述者是否可靠的基本标准[1]。在这里，又

涉及到“隐含作者”这一概念。隐含作者，并不是指文本现实中的、真实的作者，而是隐含于文本之中

的作者，被布斯称作真实作者的“第二自我”。“隐含作者”是体现文本意义——价值的“拟人格”，

而这一“拟人格”通常不会直接给出，需要接收者从符号全文本出发，自行归纳出来。实际上，任何一

种叙事文本都不是直接由真实作者(现实中的作者)给出的，在真实作者和文本之间会有一个隐含作者。通

俗来讲，隐含作者就是符号文本的现实作者的情感价值观念的表达。一旦叙述者说出的立场价值，不符

合隐含作者的立场观念，两者发生了冲突，就出现叙述者对隐含作者不可靠[2]。 

1.1. 影片中“不可靠叙述”的体现 

在常规叙事片中，创作者们往往采用更为保守的线性叙事来讲述故事。过于复杂的叙事结构会使得

观众把注意力更多放到梳理故事线索和人物关系，以及探寻事件真相上，从而相对弱化情感元素和人物

塑造。但这种叙事效果正是《非常嫌疑犯》这样的悬疑片所期望的。观众在不断的视点切换中产生迷惑

感的同时，也对事件的真相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影片相对固定的剧情在观众的主观想象中衍生出了更多

的可能性，从而使作品更具趣味。观众在每一位“不可靠叙述者”的引导下，逐渐进入导演所设计的逻

辑轨道中，不自觉预测着故事的背后真相，达成了“烧脑”的目的。 
导演充分利用了不可靠叙述的技巧，来完成剧情上的反转。影片中话痨是一个身体残疾行动不便、

性格软弱的形象。在影片的最后，自认为掌握了真相的警官对着话痨不停逼问，试图让他亲口说出凯撒

的身份时，不断重复着“没用的瘸子”“就是因为你是瘸子，而且你笨”之类的话。同时，话痨的眼泪

和“他当我是朋友”这样的天真言论也会在令人发笑的同时，让别人放松对他的警惕。所有人都会觉得

一个愚蠢懦弱的瘸子十分无害。而“凯撒·苏尔”是个臭名昭著的黑道头子，根据定势思维，人们理所

当然地认为，一位手眼通天的罪犯所呈现在他脑海中的必然是一个穷凶极恶的壮汉形象，这也就导致了

警官和观众对他身份的误判。更典型的关于“不可靠叙述”强大作用的体现还有凯撒的手下小林，话痨

在看到杯子底部商标后随口编造的一个名字，便足以让人们在内心塑造出一个兼正宗西方长相和日本口

音英语于一身的古怪形象。 

1.2. 影片中的“不可靠叙述者” 

不可靠叙述的完成需要多个视角下不同角色的配合，人物作为故事的亲历者和讲述者，是不可靠叙

述的主体，也即不可靠叙述者。修辞方法视域下的不可靠叙述者可以细分为六种亚类型，即：事实/事件

轴上的错误报道和不充分报道，知识/感知轴上的错误解读和不充分解读，以及价值/判断轴[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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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常嫌疑犯》中存在两个“不可靠叙述者”。一为话痨，他是“事实/事件轴上的隐瞒者和撒谎

者”。这类型的叙述者往往能够带领观众进入推理迷雾中，使作品呈现多重反转，增强影片的可看性。

在片中，话痨担任了向观众讲述案发全过程的一个叙述者的职务。由于他是唯一幸存且有交流能力的当

事人，这为他给故事添油加醋，从而为自己的真实身份打掩护提供了充分的条件。话痨一直以来呈现给

警官和观众的都是一个边缘小人物的形象，永远佝偻着身体，对基顿这样的强者唯命是从，想要做事的

时候，也只能跑到基顿家里去哀求基顿“如果你不去，他们就不会带上我”，一个依附于别人生存的弱

者的图式跃然银幕之上。话痨在全片中的表现并非完美无缺，能够凭借毫无可考之处，也无人为他佐证

的一番话博得警官与观众的信赖，也正是他身份安排的高明之处。 
二为警官，他是“价值/判断轴上的先入为主者”。这类叙述者通常具有健全的心智和丰富的经验，

但在道德上经不起推敲。作为审讯话痨的人，警官同时也担任着解说的任务。在解说的过程中，他掺杂

了过多自己的私人情感，从而对自己和观众造成了误导。影片中多次与基顿打交道的警官，早就已经先

入为主地给基顿打下了“冷血”的标签，并且这一切都与凯撒·苏尔的恶魔形象相吻合。事实上，在话

痨的叙述中，他一直试图将基顿描绘成一个有情有义的人，但是警官在最后逼问他时，还是斩钉截铁地

说：“不，他不需要朋友，也没有把你当成朋友”。警官心中的基顿是怎样的呢？被警队开除之前，他

有过七次被指控犯罪记录，三次被控谋杀，但每次不是证人翻供就是证人被杀；在入狱的五年中，疑似

杀害过三个犯人……在这样的前科面前，话痨的辩驳除了使他自己“蠢货”的标签更明显之外，显然无

法撼动眼前警官的判断。因此警官一开始就在潜意识中对凯撒的真实身份做出了推测，尽管他对这个人

一无所知。而这样的人往往也更容易唤起观众对于人性的反思，从而凸显作品的主题。 

2. 事实/事件轴上的不可靠叙述 

叙述者在事实/事件轴上的不可靠性主要表现为“不充分报道”和“错误报道”，出现观众在观影过

程中获取的信息是局部信息或错误信息的情况，悬念从观众与叙述者在事实/事件轴上的信息不对称中生

成，为后面的悬念揭晓与情节发展埋下伏笔[4]。影片中，话痨作为整场事件的讲述人，凭借缜密的逻辑

和观众的定式思维，编织了一出亦真亦幻的好戏。 
《非常嫌疑犯》中的话痨，凭借不可靠叙述技巧将自己打造成了一个处处受到欺压的弱者形象。在

人们通过与刻板印象相符合的一些群体成员接触之后，往往会形成对这一群体的集体印象，比如影片中

经常与囚犯打交道的警官，与犯罪群体的大量接触使他拥有充分的自信能够在人群中一眼辨认出谁是犯

人，他在影片开头就说了：“将一帮嫌疑犯关在囚室里，第一个睡着的那个就是真正的凶手，因为一旦

被捕他高度紧张的神经就会松弛下来”。凯撒·苏尔和基顿在他的印象里毫无疑问地属于黑道头子分类，

而话痨充其量属于一个老大的小跟班，与前者背道而驰。 
首先，话痨将自己伪装成一个懦弱的残疾人，这大大消减了他受到怀疑的可能性。当话痨向警官描

述凯撒·苏尔的经历时，即使没有对他的外貌做半分描写，警官也能够在脑海中模拟出这位黑道巨佬的

形象：身材魁梧，面目凶恶，气势凛然。因为根据大多数人的惯性思维，一位手眼通天的罪犯所呈现在

他脑海中的必然是一个穷凶极恶的壮汉形象。 
其次，人在对事物进行判断的时候，往往会优先选择自己觉得最有意义的信息。看完影片我们会得

知，话痨对于他故事中人物的安排，基本都是由警官背后墙上的犯罪者信息而得来的，大量冗杂无用的

信息使警察对他的完整叙述失去耐心，从而选择他觉得是重点的信息进行特别关注——比如凯撒·苏尔

——从而忽视其他信息。另外，一个人在人群中扮演的角色对于了解一个人也十分重要，当某个人处于

突出位置时，那么他往往也会被优先注意到。基顿和凯撒·苏尔就都属于突出人物的一员，当五人小组

行动时，虽然其中四人都是亡命之徒，但很显然都有意无意地听从了基顿的调遣，一个身手矫健头脑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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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的前警察无疑会成为众人目光的焦点。而凯撒也是贯穿了全篇的人物，他就像一个幽灵，人们甚至没

有办法确定他是否存在，但始终对他抱有畏惧之心，当幸存的匈牙利人躺在病床上胡言乱语，让前来调

查的警察失去耐心准备一走了之的时候，一句“凯撒·苏尔”就挽留住了他的脚步，可见其影响力之大。

当两个突出的人物在话痨的叙述中拥有了越来越多的契合点，人们便会不自觉地将目光优先投入到这两

个人身上，并对两人身份进行判断。 
影片并非是在处处隐瞒话痨的身份，相反，导演多处暗示了话痨的真实身份，一方面为后文埋下伏

笔，一方面显示出不可靠叙述的强大欺骗性。在影片开头的倒叙情节中，凯撒用左手点了烟并掏出枪杀

死基顿，可见他是个左撇子；而在话痨被审讯的时候，他也习惯性地用左手打开了打火机；四人小组去

劫船时，听到船上的人说着他们听不懂的话，基顿曾经发问他们说的是什么语言，话痨第一时间就听出

了他们说的是匈牙利语，这也是对他真实身份的暗示；警官站在话痨面前喝咖啡，这时出现了一个对瘸

子眼睛的特写——他看到了杯底的 KOBAYASHI 字样，从而顺手牵羊用来当自己手下的代号。 
然而这一切的结果是，即使当话痨一直试图将基顿描绘成一个愿意为了心爱的女人金盆洗手，又因

为女友被绑架而再次深入虎穴的有情有义的人时，警官还是斩钉截铁地说：“不，他不需要朋友，也没

有把你当成朋友”。从而又一次迷惑了观众。 

3. 不可靠叙述在影片中的价值 

3.1. 使观众拥有判断推理的空间 

观看悬疑片的乐趣之一就在于通过影片提供的种种信息寻找真相。如修辞方法所论，在故事内部，

人物与人物或人物与自我之间，那些由不稳定性因素引发的戏剧张力能影响到观众在不同层面对故事的

判断，而这在悬疑片中一般表现为“信以为真”的戏剧性反转[5]。 
前文中提到，除了话痨以外，还存在着一位不可靠叙述者：警官。他是叙述者，也是一位特殊的“观

众”，作为剧中人物，他与普通观众的差别还在于，他作为一个曾经与基顿共事的人，在内心早就种下

了对于基顿的偏见：阴险，叛徒，因此，基顿算计话痨的行为在他眼里就显得不足为奇；并且，观众早

在影片开头就已经知道基顿死亡的事实，尽管这一认知在导演的精心安排下会被不断地动摇。所以，警

官在影片中的作用，除了充当倾听者这一角色外，还兼顾了与话痨迷惑观众的作用，他做出的推理看似

天衣无缝，十分具有说服力，实际上却带着观众一起落入了话痨的圈套中。 
拥有丰富观影经验的观众当然知道话痨的话不尽可全信，但哪些是真哪些是假仍然是一个谜。在单

视角的叙述下，事情的经过变成了障眼法，观众心中的疑虑也只增不减，对故事真相的好奇心也进一步

加强。当真相大白后，无论是推理正确的观众，或者是被导演所蒙骗的观众，都能从结局的反转中得到

推理的快感。 

3.2. 特殊的叙事效果 

看起来无害的，并不一定就无害，甚至有可能是最大的幕后黑手，这一现象在悬疑题材的文艺作品

中早就达成了共识。但《非常嫌疑犯》仍然不落窠臼，如上文所说，它并非将真相隐藏起来，而是将真

相隐藏在大量的信息之中，并通过暗示让人不自觉地将目光投向错误的信息上。另外，警官的错误判断

也十分具有趣味，他从一开始趾高气扬地对话痨宣布“我比你聪明”，到后来被话痨气得语无伦次，再

到知道真相后震惊不已却为时已晚，产生了极大的反差。难得的是观众并不会对话痨这样一个罪大恶极

的黑道头子产生什么厌恶感，反而觉得他逻辑缜密，算计如神，作为正义一方的警官反倒显得有些滑稽。

这在常规的叙事中是无法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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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反讽深化主题 

通过不可靠叙事，隐含作者赋予故事更多的典型意义。布斯认为，当读者发现叙述者在事实事件或

价值判断上不可靠时，会产生反讽的效果，作者发出这一效果，读者接受效果，而叙述者则是被嘲讽的

对象[6]。警官作为叙述者之一，由于过于固执己见，导致追捕的逃犯从自己眼皮子底下溜走，这一反转

就极具讽刺意味，这一效果来源于导演与观众的共谋。观众开始对人性中的偏执与傲慢进行反思，对影

片所传递的感情也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 

4. 结语 

作为一种特殊的叙事手法，不可靠叙述因为其能够包含大量信息、真假参半的特点而受到悬疑题材

作品的青睐。作为情节与故事进程的推动者，不可靠叙述者的存在影响着观众对于人物与事实真相的阐

释判断，使其陷入到影片“叙事迷宫”中。成功的不可靠叙述者能够有策略地向观众发出推测邀请，让

观众在充满魅力的叙事张力中享受“智商燃烧”的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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